教師節有感   

賴其萬    2011.10

今年的教師節我接到了一些過去的學生由電子郵件、信件、卡片、電話、電話機上的留話或簡訊所傳過來的殷殷問候，以及幾位好幾年沒見的學生來訪，在在使我備感溫馨，也使我感觸良多。

我在1998年回台參加慈濟醫學院的醫學教育工作，當時慈濟醫學系還沒有畢業生，而第一屆的醫學生才剛升上五年級，一晃眼有些學生已經是大醫院的主治醫師或開業的名醫，有些還成了醫學生心目中的良師。當時我除了醫學院的行政工作之外，也在醫院做神經內科主治醫師的臨床工作與教學，而與我一起回國的內人是慢我兩期醫學院的學妹，她也在慈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任教，所以學生都以「張老師」稱呼她。後來我們離開花蓮，搬回台北就近照顧當時九十多歲的父親，我轉任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的醫學教育講座教授，繼續在各不同單位從事醫學教育的工作，同時也繼續在幾所醫學院附設醫院從事醫學生的臨床教學，也因此又認識了不少醫學生。

最讓我感動的是一位畢業以後還經常與我們連絡的學生，居然在電話留言裡，除了幾句真誠的教師節祝福以外，並說他還記得「張老師」的生日與教師節同一天，所以也祝她生日快樂，使我聆聽這段留言時感動不已。

有一位目前正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年輕醫生是我以前帶過臨床教學的學生，他卡片上的最後一句話，「感謝您曾經教導過的與為醫學教育所付出的努力。  很累的時候 這些是最後的一些動力來源。」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尤其打開那卡片時，正是我在外面開完整天的會，吃完當天的第二個便當，拖著疲累的腳步回到辦公室的晚上………..。

然而當我沉醉在學生對我的問候時，我悚然一驚，自己已經多年疏於向曾經教我育我的老師問候，而現在他們大多都已凋零，心中不禁一陣惘然。但最讓我難忘的並不是教導我專業知識或技巧的老師，而是關心我，教我如何做人的高中時期的導師吳冶民老師。吳老師當時已經年過六十五，高高微駝的身材，講話總是用手圈著他的嘴巴細聲叮嚀，對班上每個學生都像自己的家人一樣的關心。記得我們高三時要報考大學時，都要在一張大大的聯考報名單，按意願的高低順序填上自己想唸的科系，而聯考考完以後，再按照成績與志願次序分發。記得吳老師看到我所填的第一志願是台大醫科，就非常不高興地對我說，「你們台灣人的父母都是要強迫子女做醫生，但你根本不適合這行業。」我當時非常替我父母叫屈，因為這是我個人的決定，他們真的並沒有逼我，所以我就很不服氣地反問吳老師，他為甚麼會認為我不適合當醫生？想不到他一本正經地說，「賴其萬，你整天嘻皮笑臉很快樂的樣子，你可知道醫生的職業每天看到的都是愁眉苦臉病痛纏身的病人，你怎麼會適合這行業呢？」當時情急之下，一心只想要替我父母「伸冤」，我居然迸出一句話，「老師，如果我的職業能夠使愁眉苦臉的病人，走出我的診間時會面帶笑容，那這種職業一定會帶給我非常棒的成就感。」想不到，高大嚴肅的吳老師居然抱住我的肩膀，高興地說出一句話，「好男兒，好志氣」，那瞬間的感受使我在五十年後，還是一想到這一幕，就有說不出的感動。

很遺憾的是吳老師已經在我醫學院還沒畢業就已作古。我多麼希望我有機會親口對他老人家報告說，「老師，我做到了。我使有些病人笑了!」 

教師節使我想起，這是一個特別的節日，讓每個人有機會停下生活的快步，回想自己之所以有今天，到底透過了多少老師的「施」以及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多少的「受」，而我深信做老師的在教師節的快慰就是他們還可以感受到傳承的滿足與成就感。 
編者注：吳冶民老師令孫吳鐵聲先生在本月初(2012.1)也讀到此文，和其萬聯絡上了。
